


















    戏剧一开始就把观众的眼光聚焦在马家众家人齐宋祖训上，“天
地生人，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；人生在世，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。
勤奋，敬业，谨慎，诚信。”丰德传承十三代靠得是勤奋和诚信，
这不仅是丰德人更是晋商恪守的价值标准。然而就在此时民族危机
造成的时局变化使丰德受到了极大的损失，各分行纷纷来电告急，
挤兑成风资金周转困难，西式银行更使困境中的丰德雪上加霜，时
局动荡危及票号。在这种危难之际，才考验人的价值选择及其操守
与品性。马洪翰这个接管丰德票号大权的重要人物，随着剧情的发
展，他的人物个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逐渐得到展现，在他身上，既有
晋商“勤奋敬业，谨慎诚信”的传统美德，也有因循守旧，固执己
见，思想僵化的致命缺陷。在丰德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他强烈反
对组建国家银行的道路，与副总经理翻脸，决裂，使丰德陷入走投
无路的绝境。从马洪翰这种性格中让观众看到了晋商由胜而衰的悲
剧所在。 
与马洪翰相对立的是丰德的副总经理许凌翔，他与马洪翰情同
手足，除了勤奋敬业之外，他见多识广，眼界开阔，能够适应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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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潮流，跟上时代的步伐。在丰德的生死关头，他主张组建国家银
行，因此两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，马洪翰撤销了他的职务，撤出了
他的股份，将他从丰德中驱逐出去。但是许凌翔讲义气，他不忍心
看到丰德衰败，不忍心看到所有的责任让好兄弟一个人承担，因此
在马洪翰面临绝境时，他把自己的全部股金拿出来救急。尽管在组
建现代银行上存在分歧并决裂，但是马许二人在面对危机时都做出
了同样的选择：恪守诚信诺言，积极储备银两为客户兑现。许凌翔
拿出了全部股金，马洪翰准备把金银细软房屋祖产拿来抵债。这种
悲壮的选择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。 
马老太太是戏剧中的重要人物，她不仅是马洪翰的母亲，许凌
翔的姑姑，更是丰德的最高长辈。在马家大院生活了近六十年的
她，经历过丰德票号的风风雨雨，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。她对儿孙
寄托着厚望，对丰德的声誉视如生命。在票号危急，儿子遇到危难
之时，她是最镇静的，依然召集全家在后花园祭祖，并交出了地下
金库的钥匙，取出丰德祖辈三百年积攒下的六十万两黄金，帮儿子
度过难关，不仅是帮儿子更是帮丰德守住了比黄金更贵重的信誉。
临终之时，仍用最后一口气领诵祖训，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了晋商
前辈诚信的高贵品质。 
如果戏剧仅仅就商业题材展开，避免不了情节的单调，但我们
注意到话剧在着力描写票号面临生死抉择的事业线之外，也同时穿
插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关系形成的感情线。凤鸣本是许凌翔的恋
人，在绣楼上等了八年也没有等到心爱的人，最后被马老太太做主
嫁给了马洪翰。马洪翰和许凌翔情同手足，马家准备把女儿瑶琴嫁
给许凌翔的儿子许仁昌，而留洋归来的许昌仁却爱上了同学文菲，
当瑶琴六年后下绣楼时，见到的竟然是昌仁已经有了心爱的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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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儿又重复了母亲的绣楼悲剧，昌仁也重演了他父亲的失约，这到
底是命运的捉弄还是时代变化的结果，让人深省。在票号遭挤兑、
兄弟要撤股的危难之时，女儿的婚姻又面临着解体，这对马洪翰真
可谓雪上加霜。这两个或隐或显的“三角”关系，在剧中起了一种
很好的陪衬和突出主题的作用。昔日的凤鸣可以由长辈做主，嫁给
自己并不喜爱的人。而此时此刻的瑶琴则难蹈覆辙。 
就在马家一片混乱之时，一场戏中戏又将剧情推向了一个小高
潮。马洪翰的儿子马江涛迷恋戏剧，曾因为不堪父亲逼迫而离家出
走，然而在立秋之时，在马家陷入困境时，他们的戏班恰恰在马家
唱戏，马江涛的一曲《清风亭》让父亲认出了他，在后台父亲有意
认儿子，而儿子却有自己的追求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，于是父子二
人唱起了《清风亭》，也只有在戏剧情景中才能将这种矛盾的感情
表达的淋漓尽致。当知道儿子无意留下时，马洪翰唱到：“儿啊，
一路走好，西有沙暴飞石，不要去啊！北有冰封雪冻，不要去啊！
天门有虎豺，不要去啊！地府有魔王当道，不要去啊！”让我们深
深体味到父亲对儿子的爱。江涛还是要走，在马洪翰离开后，他喊
了一声“爹”。这场父子相认戏中戏的穿插不仅让情节变得跌宕起
伏，更使剧情打动人心，让人悲伤，让人深思。 
时代变化了，不论是爱情婚姻，亦或是家庭兄长，亦或是票号
银行，都必须以新的眼光来衡量。双线的运用不仅反衬了马洪翰抵
制改革、固守落后观念的时代悲剧，同时也使一部充满激烈交锋的
戏剧增添了如许的儿女情长，使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打动人心的力
量。《立秋》表现的是一种高贵的品格，一种一诺千金的诚信，对
这种品质的赞扬是在时代变化的宏大背景下进行的，同时感情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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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插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，剧情更加跌宕，打动观众的同时更具有
深刻的思想性。 
 
  
 
